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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秋的夕陽映紅了天邊的彩霞，反襯著灰暗的大地，更顯的蕭索荒蕪。



一條灰白的公路筆直穿過田野，挑起兩邊的地平線，彷彿是大地的一道傷口。



我就駕車在這公路上行駛著，前往夕陽下的那座城市。



當我進入市區的時候，已經入夜了。



這是一個旅遊城市，以城北的天鵝湖而聞名。



夜生活剛剛開始，到處都是燈紅酒綠，但是我無暇欣賞夜景，因為在湖邊的一幢別墅裡，我有一個約會。



天鵝湖畔有許多小型別墅，都是出租給遊客的，現在並不是旅遊旺季，所以我很容易就提前租到了一幢最好的別墅。



說它是最好的，並不是因為它的內部設施，而是它的位置。



它位於湖心的一座小島上，四面環水，整個天鵝湖的美景都能盡收眼底。



更重要的是，整座小島上只有這麼一幢建築物，一旦我租下了別墅，等於也租下了小島，不會有人來打擾。



我駕著小艇在平靜的湖面上行駛著。



小島上透出一絲燈光，看來她已經先到了，我感到有些緊張，畢竟這是我第一次赴這樣的約會。



站在別墅門口的時候，我突然問自己：我是在夢中嗎？



然而門開了，她就在門裡對著我微笑，就像一個久別的朋友那樣：「你來啦。」



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她本人，看上去比實際年齡更年輕。



她烏黑的長髮還是濕的，顯然是剛洗過澡，白皙的臉上帶著紅暈，裹在浴袍下的身體修長而且健美。



我忍不住伸出手去，她卻輕輕地躲開了：「急什麼呢，反正這一切就快是你的了。」



我這才清醒過來：「對不起，我差點違反了約定。」



「你記得就好，晚餐已經做好了，就等你來了。」



客廳裡已經佈置好了一頓豐盛的晚餐，我以一個美食家的身份誇獎她的手藝，她卻謙虛地笑了：「謝謝你的誇獎，不過在接下來的時間裡，你就得自己下廚了。」



「放心吧，我會做好我的工作的。」



一牽扯到這個話題，氣氛就變得沉悶了。



我們默默地吃完晚餐，然後互道晚安，她就回到樓上去了，我則躺在浴缸裡，慢慢地回想著。



我和她是在網絡上認識的。



當我第一次收到她的郵件時，我還以為是誰惡作劇。



可她一點都沒有開玩笑的意思，而是很嚴肅地和我討論死亡和性的問題。



她是在我常去的那個網站找到我的郵件地址的，她說看過我寫的一些文章以後，受到了很大的觸動，終於下定了決心與我聯繫。



她的第一封信是這樣的：



從小開始，我就幻想著死亡。



也許其他人都害怕死亡，可我卻一點也不，恰恰相反。



我渴望死亡的降臨。



我在家裡的花園裡種了一片玫瑰，每到盛開的時候，多麼美麗啊！



可是一旦枯萎，美麗就變成了醜惡。



我可不想變成一個老太婆，躺在床上等死，我要在我最美麗的時候結束自己的生命，用最痛苦但又最奇特的方法，把那一瞬間變為永恆！



說實話，當我看到這封信的時候，我的心情無比激動。



她和我是那麼的相似，我們對於生命和美的理解都那麼與眾不同，所以在通了將近一年的信以後，我答應了她的請求，在這美麗的天鵝湖畔，幫助她走完她生命的最後一段路程。



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離開了小島，去取回我放在車上的器材，那是一整套精簡過的手術器械，我將用它來完成她的心願。



等到我把器材運到島上時，她已經在碼頭上迎接我了。



在她的協助下，我很快就把器材組裝完畢了。



這期間我們聊得很開心，她給我說起以前的一些趣事，我也和她開著玩笑，氣氛很輕鬆。



但是終於要開始了，氣氛又變的沉悶，還是我打破了沉默：「妳確定要這麼做嗎？現在後悔還來得及。」



然而這句話卻使她下定了決心：「不，我不後悔。」



「那麼開始吧。」我說。



第一步是體檢。



首先我要說的是，她非常健康，如果我還在醫院任職，我就要在體檢報告書上寫下：



性別女，年齡24歲，身高171公分，體重57公斤，心肺功能健全，無遺傳病史，無手術史，健康狀況良好。



另外作為一個男人，我不得不讚歎她的身體，她的大腿結實豐滿，腰肢纖細柔軟。



一對乳房不是很大，但是外型優美，兩個乳頭猩紅欲滴。



全身的皮膚保養得很好，白皙而有光澤。



她似乎很滿意這個結果。



「我可是從小就練習芭蕾舞的，而且我在學校裡的時候還是連續三屆的健美操冠軍呢。」她說。



體檢完畢以後，我開始了計劃的第一步。



整個計劃是我們在長達一年的通信中共同商議的。



另外還有一個約定，那就是不得到她的允許，我不能與她性交。



這個意見是她提出的，雖然我有些意外，但是我還是接受了，畢竟這不是一個不合理的約定。



雖然我是一個合格的外科醫生，但我並不是一個熟練的麻醉師，在我給她進行脊髓注射麻醉的時候不免有些手忙腳亂，不過我很快就鎮定下來，因為麻醉效果不錯，她從胸一下都失去了知覺。



但是她還保持著清醒的大腦，這也是她的要求。



「我要完全體驗到整個過程，所以我必須保持清醒。」



本來在這樣的手術中保持清醒是很困難的，但是一種新發明的藥物克服了這種困難，它可以抑制麻醉劑在大腦某部分的作用，從而使人保持清醒。



「我要開始了。」



我說，她微微點了點頭，把頭側向一邊，那裡放置著一面大鏡子，從裡面她能夠清楚地看到手術的全過程。



我拿起手術刀，開始我的工作。



當我若干年後回想起那一天的時候，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眼睛，從裡面流露出那麼複雜的感情。



雖然我很快就把注意力放到了手術上，可是我依然能感覺到那雙眼睛，正在望著我，望著她自己。



眼看著一個陌生的人切開自己美麗的肉體，冰冷的刀鋒劃破柔軟的肌膚，看著自己的大腿在寒冰般無情而精確的手術刀下一點點與身體分開。



她會想些什麼呢？



手術進行得很順利，手術刀在我的手裡就像有了生命，飢渴地吞噬著毫無知覺的肉體。



我仔細地割開肌腱，切開淋巴，鋸斷骨頭，最後縫合血管，處理創口，給她注射。



當這一切結束以後，我已經是大汗淋漓了，她的腿就放在托盤裡。



由於失去了支撐，斜靠在托盤壁上。



從斷口處可以看到金黃的脂肪，暗紅的肌肉，白色的肌腱以及黑紅色的骨頭。



仍然鮮活的肌肉突然受到重創，失去了拉力的平衡，開始收縮了，不利於血液排出，於是我拿起準備好的布帶繫住腳踝，吊在手術室的床架上放血。



吊在床架上的腿打了幾個旋，輕輕地晃動著，纖細的腳趾還在微微抽搐，彷彿很不滿意它的命運。



它的主人閉上了眼睛，蒼白的臉上沒有一絲表情，我想她應該已經昏迷了。



於是我接著完成我的工作。



放血的速度很慢，於是我用按摩來加快速度。



由於剛剛離開身體，她的腿還很溫熱，我的手不知不覺變的溫柔了。



這是我第一次仔細撫摸她的身體，或者說她身體的一部分。



她的皮膚像絲綢一樣光滑，肌肉結實而有彈性，柔嫩的腳趾和腳跟仍然是緋紅色的，潔白的腳心裡淡藍色的血管清晰可見。



但是隨著我的按摩，代表著生命的血液逐漸與肉體分離，這塊曾經鮮活的肉體慢慢變成了灰白。



我感受著手心中溫度的變化，忍不住嘆了一口氣。



放完了血，我提起裝血的桶正準備倒掉的時候，突然發現她正睜著眼睛盯著我。



不，不是盯著我，而是她自己那條掛在床架上微微晃動的腿。



我很驚訝，經過這樣的手術，縱然有藥物的作用，她也不應該還能醒著，但是很快我就更加驚訝了，她竟然勉力要坐起來！



我趕緊過去扶她躺下，她很不情願，嘴裡低聲說著：「給我……把它給……我……」



我明白了，她是想要回她的腿，雖然這並不是計劃中的一部分，但是我怎麼能拒絕她呢？



我把被她拋棄的那一部分解下來，她用盡全力緊緊摟住，就像摟著最心愛的娃娃，生怕被人搶走。



她用滾燙的臉撫摩著冰冷的腳掌，近乎瘋狂地吻著自己的腳趾，滿臉淚痕……



很快她就沉沉地睡去了，我輕輕地掰開她的手臂，把那條腿拎了出來。



我必須拿走，因為計劃才剛剛開始。



我捧著腿走進了廚房，開始準備晚餐。



這也是計劃的一部分，這個意見是我提的。



剛開始她並不同意，於是我說：「那麼妳打算讓我怎麼處理妳的屍體呢？往湖中一扔？還是挖個坑埋了？」



她想了想回答說：「可以用火葬啊。」



我忍不住抱怨起來：「我可愛的小姐，妳知不知道要焚化人體需要多少度的高溫？再說我想妳一定不會想讓妳美麗的肉體白白浪費吧。」



一陣沉默以後，她同意了。



現在才是真正樂趣的開始，這很公平，我實現她的願望，她也滿足了我的嗜好。



在廚房裡，我自由地享受著我的樂趣。



我把她的腿放在桌上，從刀具架裡取了一把大斬骨刀，從腳踝處砍了下去。



很難想像我剛才是如此熟練地用手術刀肢解肉體，現在卻像個屠夫似的用刀。



是的，我也是個與眾不同的人，但我並不是一個惡人。



不知從什麼時候起，一種破壞的渴望在我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

我喜歡摧毀美麗的東西，喜歡美麗在痛苦中的昇華，這是常人難以想像的，但它確實存在。



我熱愛的醫學也不能解釋我的困惑，但我想，這也許是人類無數種天性中的異類，降臨在我身上，所以我痛苦，彷徨，但又有一種莫名的快感。



每當我解剖屍體的時候，我都會想，他們與我有什麼不同嗎？



死亡把靈魂帶走，只剩下孤獨的軀殼，無助地忍受世間的折磨，就算是還保留著靈魂，又有多少人真正在乎呢。所以我不再思考。



她的腳踝很纖細，用斬骨刀很快就砍斷了。



我放下刀，拿起那隻腳仔細地欣賞。



她的腳大小適中，腳趾纖細修長，趾甲上還塗著淡淡的趾甲油，皮膚細嫩，腳跟微黃但沒有老皮，看得出她很懂得保養。



這樣的腳和這樣的腿在大街上一定能吸引很多的目光吧。



可是現在，它卻在我的手裡，只被我一個人欣賞。



我的下身不知不覺的硬了，剛才我在手術室裡就快按捺不住了，可是我不能違反約定。



現在我需要發洩一下了。



我解開褲子，放出我的大槍，它正隨著脈搏顫動著。



有時候我很驚奇於人類的構造，一個小小的主要是肌肉和纖維組成的器官可以帶來如此大的快感。



我拿著她的腳，用腳掌摩擦我的龜頭，冰涼的感覺通過神經的傳送，到達大腦時卻變成極度的快感。



這種感覺真是奇妙，我竟然拿著她的腳給我做FOOTJOB！



我的龜頭觸摸著腳上的每一寸肌膚，在腳趾間抽動，甚至觸碰到斷口的骨頭。



最後我射了，一陣如同電流的快感流遍全身。



休息了一會兒之後，我開始準備晚飯了。



我打開冰箱，看到裡面塞滿了蔬菜，牛奶，啤酒，就是沒有肉，看來她的確做好了食用自己的準備。



準備晚餐對我來說不是難事，畢竟我已經獨自生活5年了。



我先用尖刀把腿從膝蓋處分開，用大片刀割下小腿上的肉，剩下的大腿放進冰箱裡。



她的肉很有彈性，我做了四個菜：



醬爆肉片，香菇肉丁，當歸骨頭湯，另外還有一道西式的烤肉。



我已經餓壞了，她還正在昏迷當中，我就一個人先品嚐了。



第一次嘗試人肉的滋味，感覺很奇特，它不像任何我以前吃過的東西。



但是正是這種奇特的味道，讓我陶醉，我自斟自飲，很快就吃完了所有的東西。



吃過了晚飯之後，我先到手術室看了看她。



她還在沉沉地睡著，眼角帶著淚痕，我輕輕地摸了摸她的額頭，還好，沒有發燒。



於是我回到臥室，很快進入了夢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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